
不知道什么时候，办公桌临大院朝马路

的窗户玻璃上，出现了个绿豆般大小的孔洞。

孔洞着弹点细小规整，出口则呈喇叭状

放射。当过兵打过枪的我当然明白，这个孔

洞显然是速度飞快的什么弹丸射进造成的

弹孔。

于我来说，这个喇叭花状的弹孔什么时

候出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或者说要命的是

它出现了，实实在在地镶嵌在距我咫尺的办

公室窗户玻璃上。

一时间，这个弹孔幻化成了我的影子，

狗皮膏药一般紧紧地黏上了我。睁开眼它在

眼目前晃动，闭上眼它在脑海里翻飞，走在

路上它在脚下忽闪，绝对是须臾不分寸步不

离，真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

弹从何来，谁能与我有如此深仇大恨，

非得对我发射冷枪暗箭？我百思不解。

这个跃然窗上的弹孔，在我的心目中慢

慢地扩充着洇漫着，变得越来越深邃越来越

幽暗，不时喷射着强劲的冷风阴气，几乎以

阻断去路的霸道倒逼我转身回首，检视从初

始地一路走来的自己。

少时，生性顽劣，逗狗撩猫，撵鸡掏鸟，

攀崖上房，偷瓜摸桃，糟践稼禾，干了连自己

都数不清记不得的祸害自家及乡里的事儿，

屁股都被爹娘手中的笤帚疙瘩打成了两瓣

（至今都没痊愈，哈哈）。就是那次玩盘锅锅

做饭饭，点柴火引燃了邻居家偏厦，险些酿

成火烧连营的大祸，也是邻居大爷、大妈遍

寻犄角旮旯把吓傻了的我们从藏身的弃窑

里抱送回家的。那句“娃子憨着哩，已经吓唬

得不轻了，可不敢再动手啦”，即是已经从心

里恕罪饶过啦。

后来，上小学读中学，半大小子们没轻

没重的胡打瞎闹，相互间破皮伤肉的流血事

件也有过，但大多是无意失手致使，绝非存

心为之，且谁都有吃亏沾光的时候，彼此输

理认错道歉赔情也就了啦，早已好了伤疤忘

了疼，到了现在这把岁数，彼此隔段不见还

想得慌，好多人还成了杠杠的死党铁哥。

洞穿我办公室窗户玻璃的指向我的弹

丸绝不会是源自家乡穿越几十年漫长时空

飞射进来的。

吞咽着农家粗茶淡饭，咀嚼着父老坚韧

厚道，一步步挪动的山里娃子，面对外面的

高天阔地，除了触碰新天地大世界的新鲜好

奇亢奋，还有早已深深融入骨髓血液的潜藏

心底的丝丝屡屡的怯懦容忍宽厚，以及任何

力量也无法剔除不能改变的憨直实干倔强。

之后的职场生涯，还真是应验了容忍宽

厚实干的高妙和力量。三十多年来先后走过

六七个地方（或者说单位），气盛年轻时自是

时时处处夹紧了尾巴，主动打压与生俱来的

散漫与懒惰，甘当小字辈，每天早到晚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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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舔着脸多干
活学本事。委屈

的时候找个僻静
处哭一场醉一次

吼几声，极力压

制自己的个性与
脾气，笑脸相迎

领导及老同志的
永远都是正确的横挑竖拣婆妈唠叨，朝着职

场乖孩子好同志的目标迈进。

天生的脾性，比如较真或者说认死理，

在有了些资历与阅历的时候，就像不听话的

顽皮孩子般总是从安守本分的身体里蹦跳

出来滋事祸乱。这个期间，和单位同事文朋

酒友左邻右舍言冲语撞红脸赤耳的事也不

少，但因了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利害恩怨之

争，充其量也就擦枪走火，论个高低是非。事

后，自己醒悟了也时常后悔得想扇自己几耳

光，彼此相见，一笑了事平和如初。

就这样，在职场渐行渐远渐行渐老，一

不小心就由初始的乖巧娃中年的一根筋跨

到了顶梁柱跌入老黄牛行列。一路走来，职

场的规矩与江湖的规则早已把我改变的棱

角全无光溜圆润，虽说仍然能够恪守职责致

力本分，可也是非本职分内绝对不动手动脚

不多言多语，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人还有什

么看不明白悟不透亮的事儿，能把该自己干

的事应不推不拖不敷衍了事地干了，无愧于

还说得过去的工资，不负一起担责扛活的弟

兄们也算上地道实诚啦，至于对后来者、庸

常者、投机者、投资者居上拥权得势得利，早

没了起初那点眼热稀罕不舒服，谁谁谁怎么

了与我何干！我认老服怂不偷懒不耍滑不藏

奸谁又能把我如何。

奶奶那句已经飘散在岁月深处许久的

口头禅，又倏地聚拢集结从山村飞来，响起

在我的耳边心头，“能忍就忍，能饶就饶，能

帮就帮，忍自己就是帮自己，帮别人更是帮

自己，能忍者身自安，帮人者天地宽”。

听进去的话，读进去的书，你还真不知

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就蹦跳出来，脆生生地敲

打几下你昏晕的

脑壳，擦拭一下你
迷花的眼睛。年过

知天命的我悄然
调整了自己为人

做事处世的方法，

干事上不用管事
的扬鞭自奋蹄，不

愿因为自己的懈
怠差迟抹黑了老同志的形象，与人相处，竭

力放低自己，以落伍的老同志自嘲，端着大

爷的老脸和学徒的谦卑向与自己娃子般大

小的年轻人拜师求教，迫使自己紧追快赶不

掉队落伍，对积极上进的鼓劲助推，对求助

求援的尽力倾心，对实在看不过眼的人和

事，尤其注意有话好好说有理细细讲，把自

己的臭脾气坏情绪藏严包实，尽量做到走心

近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坚持这样一路走

来，不能说自己多么招人喜欢吧，但肯定不

至于遭人记恨。

来路漫漫，相遇人事芸芸，悉心翻来捡

去，反正没做亏心事，特别是没做欺男霸女、
断人财路、阻人上位、误人前程的事。

那弹孔不是顽童弹弓打鸟造成即是过

往车轮辗轧路上小石子飞溅形成，应该不是

冲我而来。如此想来，心境反而开朗起来，再

看到那个弹孔非但不那么刺眼，反而觉得还

有欣赏异质另类花儿的奇妙感受，不时还会

吟唱句改了词的歌：花儿为什么这样开。

这种舒心和欢快的心情持续了没多少

时日就被另一种不适甚至于隐疼取而代之。

这个并不起眼的弹孔就静静地悄悄地

驻足于我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时时刻刻目

不转睛地盯着我，深刻地透视着我的内心世

界，严厉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忠实地记

录着我的思想作为。起初，这个貌似针孔摄

像机镜头酷似眼镜蛇眼睛般的弹孔，实让我

头皮发麻内心虚慌，浑身上下不自在，弄得

我整个人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倒水杯满水

溢还在倒，打着了火还没掏出烟，张开了嘴

要说的话却溜了号，迈开了腿但不知道该往

哪走，干什么都丢三落四，心里一团乱麻，脑

子里一盆浆糊。

生而为人可能大多数都是这副德性，在

灼热的死盯硬看的监视下很难不乱方寸失

本真。真正能够在全覆盖无死角的严厉监视

监控环境中做到气闲神定举止自如，没有相

当深厚的修为和相当强大的心理定力绝对

是不可能的。

这个弹孔与其说是伫立在我眼目前的

玻璃上还不如说是盘踞在我并不强大的内

心世界，只要我一开动脑筋一开始动作，它

就开启其所向无不披靡的杀毒灭菌功能，大

功率高效率地履职尽责。

我非圣人，时有过错，诱人的提示音总

把我拽到不能言说的边缘。

“哥，你好吗……”

我环顾左右在凛冽的盯凝下最终告诉

她“我爱我的她”，紧赶着拉黑了一个个不应

该保存的姓名及号码，流放了一缕缕不着边

际的无法见阳光及发妻的杂念私心。

再严实的封堵与蒙蔽怎么能欺自骗心。

从此，我办公室的门不再关闭，且对窃

窃私语，交头接耳行为举止越来越反感。

而今年逾知天命，我只觉生应有敬畏，

活亦有品行，凭心品行拼性做好自己。

吾生有时，造作天观，人难欺天。

有一双眼睛自始至终盯着真好，你敢跑

偏走邪才怪呢!

因为有了这个弹孔，我还是你们眼中的

平头百姓，必将安生如常。

这是我心中的绿

在多少个日日夜夜里

她从来都不会有半点褪色

在绿到来之前

她的身躯

会经历凛冽寒风的刺骨之痛

会遭受冰冻雪霜的覆盖之灾

她的灵魂不断地告诫自己

为了春的到来

要忍着，要跪着做人

一天

绽放的腊梅

将她从冰雪中唤醒

从此

她那满腹的苦水

暗流涌动

在北国的春风吹拂下

瞬间活力奔放

平原山川

到处洋溢着她的喜悦

争奇斗艳的花

翩翩起舞的蝶

一起演奏春天的故事

而我

只是山上的一棵树

将铭记你一路的辛劳

欣赏你感人的赞歌！

小时候物质匮乏，孩子

们逢年过节也没有什么花样

的零食。而味道酥软，口味独

特的麻花成为绝佳的美食，

满足了我和伙伴们肚子里的

小馋虫。

进入腊月，母亲便会与

邻里的姨们聚在一起铺排张

罗着下油锅炸麻花的事。大

凡是五、六家搭伙，提前半把

月开始，今天是张家，明天轮

李家，日程编排的紧打紧。白

天各家忙自家事，下油锅炸

麻花通常会安排在晚饭后进

行。主家事先要把食用油加

热冷却后，再将油和水慢慢

加入面中，反复揉至成面团，

待发酵。只有让面醒充分了，

炸出的麻花才好吃。这里面

的学问还挺多的。虽然面（需

劲道的）、油、白矾、盐、苏打水、芝麻都按

比列调和，但每家最终炸出的麻花味道却

不尽相同，有香酥爽口的、有硬格叭响的、

有微甜的、有略咸的，都是掺合着自家的

风味。

夜晚，外面寒光月影，屋内热火朝天。

案板就放在土炕上，女人们围成一圈，有

双腿跪在炕上，身子前弓，一前一后用力

揉面的；有双腿盘坐，消停自如，一团面却

在灵巧的双手中搓成了粗细均匀的一根

细绳，经过甩、对折成两三股，再旋转、合

成一根麻花辨。不甚懂事的孩子们夹杂在

大人中间叽叽喳喳吵闹着，时有被大人揪

住，示范着让其在地上跑腿打杂。灶膛边

的油锅旁则是一个干活利索、富有下厨经

验的男人负责炸麻花。母亲通常会在灶后

的大锅里一边煮肉，灶前的油锅里一边炸

麻花。这时候，婆姨们避开小孩说段子的

起哄声，孩子们偶而发出似懂非懂的疑惑

声，笑声，吵闹声，下油锅的滋啦声，麻花

出锅时飘出来的绵香以及空气中弥散着

煮肉的香，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奏起了

一首欢快的曲。

深夜至十二点，曲终人散。母亲会趁着

热油锅，把过年要用的豆腐、红薯、花生米、

玛莲等一一炸好。暗黄的白炽灯下，烟雾缭

绕的小屋里，母亲蹲在灶膛前，弯腰前倾，神

情来不得半点马虎，不厌其烦地把余下的

事一一打点妥当。这时，我是插不上手的，

我会在旁边陪着母亲，边读着琼瑶阿姨的

爱情故事如痴如醉。偶而听得母亲一声低

语呼唤，一抬头，母亲早已怜爱地撕下一小

块熟肉塞到我的嘴里。嚼着肉香，口角边流

着油渍，沐浴着母亲的疼爱，都化为一颗大

白兔奶糖甜到我的心底。

第二天，炸好的麻花早早就被母亲用

竹篮装好，高高悬挂在屋里前梁上。孩子

们想吃的时侯，只能眼巴巴瞅着，心里划

算着，趁大人不注意，脚下垫只板凳，踮起

脚尖，抬起脖子，拉长胳膊，努力地摸到一

根，窃喜如获珍宝，迅速地钻在无人的地

方，乐滋滋地咬着香酥可口的麻花，好不

美意。

随着时光的飞逝和社会的变迁，如

今，包容与疼爱我的人已经老了，步入中

年的我也担任起养老顾小的角色，承接了

母亲的慈心温爱，但工作节奏的加快和日

渐负重的生活不知从何时起过年已被我

乏味地看作为一种负担和累赘。当我穿梭

在种类繁多、外形不一、色泽不同，琳琅满

目的食品堆里，一兜篓麻花，一提溜熟肉

时，少时那份由纯真、简单和快乐的美好

回忆酿酿而成的麻花味道，又怎能叫我忘

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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